
第一章 涅槃新生 

上古有兩生鏡，以生祭之，可換涅槃新生。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彩

而文，名曰鳳凰，鳳凰於梧桐棲，立兩生鏡之上。 

京都此時繁華落盡、草木凋零，皇城之巔，血染的戰旗插在城牆之上，城上城下

伏屍百萬、血流成河。 

塞下秋來風景異，西北的風沙未停天氣卻已驟變，大軍壓境，此時的無終城早已

是一座空城，將士們死的死，降的降，只剩下這最後的一道城門。 

北方天地遼闊、夜色蒼茫，無盡的漫漫長夜之下，敵軍一聲聲震天的喊聲劃過蒼

穹，伴隨著「崩」的一聲悶響，北楚的天徹底變了。 

今日，歷經百年、雄霸北方的北楚國，易主了。 

城牆之上，蕭與哲望著滿目瘡痍的城池下那數不盡壓境而來的大軍，夜色之下，

他們手中的火把將天空映得亮如白晝，最後的城也破了。 

蕭與哲的手緊緊握著長劍，寒光凜凜的長劍上流淌著尚未乾涸的血液，滴答滴

答，順著劍刃一滴一滴的落了下來。 

無終城，皇宮的落華軒內。 

鳳朝陽端坐在椅子上，三千青絲梳理得一絲不苟，鳳冠端端正正的立在頭頂，正

紅色的霞帔穿戴得整整齊齊。 

不一會蕭與哲提著劍跌跌撞撞的走了進來，他看向鳳朝陽，嗤笑出聲，「皇后。」 

他慢慢的走過來，驀然伸手握住她的下顎然後壓低頭顱與她對視，「蕭景堯來了，

妳是不是鬆了一口氣？」 

「本宮以為，會是宸妃鬆了一口氣。」鳳朝陽慢慢的抬起眸，對上蕭與哲佈滿頹

廢的雙眼。 

「朕，已經殺了她。」蕭與哲緊緊捏著鳳朝陽的下顎，突然猙獰的笑了起來，「不

知皇后可還滿意？」 

鳳朝陽輕蔑一笑，「你以為殺了宸妃，蕭景堯就會放過你嗎？」 

「錯！皇后，妳又錯了！只要妳還活著，蕭景堯便不會動朕。」 

鳳朝陽看了看已經處在崩潰邊緣的蕭與哲，移開雙眸，她不想再聽他的瘋言瘋語。 

最後的城破了，他瘋了一樣的殺了所有人——妃嬪、宮女、內侍，包括他費勁心

思從自己皇叔那裡搶回來的宸妃。 

只剩下她，一個他利用了半生的女人，一個他在太平盛世連看一眼都覺得厭惡的

女人。 

「皇上，你知道嗎？本宮的姊姊仙逝了，因為你最寵信的臣子。為了你的萬里江

山，本宮的長兄戰死沙場，如今你要本宮活著，是為了你最後的苟延殘喘嗎？」 

「朕說過，妳姊姊的死是個意外。」 

「意外？那為何我姊姊剛走，鳳朝玉就嫁入了丞相府？」 

鳳朝陽慢慢站起身，向一旁的燭臺走去，搖晃的燭火映在她的臉上，卻早已沒有

了當年初入王府時的靈動誘人。 

鳳朝陽看著燭臺慢慢勾起唇角，「啪」的一聲，燭臺倒了，熊熊的烈火沿著地面



上事先灑好的油一瞬間燃滿了殿內每個角落。 

蕭與哲想跑出去，卻一下被掩沒在火海中。 

「當年我執意嫁與你，連累了我鳳府滿門，如今我父兄戰死沙場，為的是你的江

山泰業和百姓的太平盛世，而你卻不顧禮法強娶自己叔叔的妻子，如今兵敗城

破，你與我誰可苟活？」 

大軍到的時候，大火已經燒毀了整個大殿，屍體與鮮血被掩埋得乾乾淨淨。 

蕭景堯目色陰沉的穿過人群，駐足在殿外，良久，他轉身走出巍峨的城牆。 

上古有兩生鏡，以生祭之，可換涅槃新生。 

 

 

剛至寒冬，北楚便迎來第一場大雪，大雪過後，玲瓏閣的梅花迎雪綻放，點點香

氣在銀裝素裹的天地間飄蕩。 

「姑娘可醒了？大姑娘要來了。」精緻厚重的簾子被人撩起，一個穿著嫩綠色夾

襖的丫鬟走了進來，手中捧著一大束半開的紅梅，一時間房中彌漫著淡淡梅香。 

「噓！」屋內站著一個年齡稍大一點的丫鬟，看著綠衣丫鬟走進來皺了皺眉，低

聲呵斥道：「小聲點！別吵到姑娘。」 

綠衣丫鬟撇了撇嘴，卻也不敢說什麼，悄悄的走到一旁，將紅梅插入書案上白色

的陶瓷花瓶中，然後沉默地站在大丫鬟的身旁。 

到底是年齡較小，不一會，綠衣丫鬟就壓低聲音對大丫鬟說：「子衿姊，都這個

時辰了姑娘還不醒，莫不是昨日席上喝多了？」 

子衿看了看旁邊的海棠，又看了看沉睡的鳳朝陽，問道：「大姑娘何時來？」 

「白露姊姊方才來傳時大姑娘就出門了，現在約莫要到了。」 

子衿點了點頭，吩咐道：「傳洗漱吧。」 

「好。」海棠撩簾跑了出去。 

子衿緩步走到床前，撩起薄薄的真絲紗帳，隨著紗簾的擺動能聽見一陣陣細碎的

鈴鐺聲，奈何床上的人睡得太沉竟沒有一絲反應。 

「姑娘醒醒，大姑娘要來了。」子衿輕喚著鳳朝陽，可是此時的她沉睡著，沒有

絲毫反應。 

 

鳳朝陽站在奈何橋頭，四下茫茫無路可走，父親與兄長戰死，姊姊死了，她也自

盡了，一切的一切，不過是因為蕭與哲昏庸，奪了自己皇叔的妃子。 

皇叔造反了，勢如破竹，將蕭與哲的昏庸朝廷一舉滅掉，而她作為皇后，她的家

人領軍抗敵，全部死於戰亂。 

宮殿裡，蕭與哲失心瘋般殺了所有人，包括他費勁心思搶來的宸妃，卻將她留下

當成蕭景堯談判的籌碼。 

可笑至極！他搶了別人的妻子，最後卻想用自己的妻子贖罪嗎？ 

突然遠處傳來一陣鈴鐺聲，由遠至近，從縹緲至清晰，鳳朝陽循聲望去，混沌之

中乍現一束金光，金光中站著一個人正向她招手。 



鳳朝陽順著光線走去，走近了才看清是個落魄的道士，衣衫破爛，身形單薄。 

「姑娘可是鳳朝陽？」 

道士開口了，竟叫她姑娘？ 

鳳朝陽伸手撫上臉頰，自嘲的笑道：「姑娘？哪有我這般模樣的姑娘？」 

道士沒說話，只是拿出一面鏡子，那鏡子十分精緻，不似凡物，縱是鳳朝陽貴為

皇后多年，見過天下無數珍寶，也被這面鏡子的材質與外觀所震驚。 

「姑娘看看鏡中的人，可是妳？」 

鳳朝陽接過鏡子，緩緩的望向鏡中，目光剛落在鏡上便忍不住渾身顫抖——鏡中

那個青蔥少女不是她是誰！ 

可是……可是她已為人妻多年，死時更是狼狽不堪，怎麼會？ 

「道長，這是……」鳳朝陽持鏡子的手不住顫抖，完全不敢相信鏡中景象。 

「姑娘莫驚，鳳凰涅槃而生，寄靈魂於兩生鏡之內，以生祭之，可換新生。貧道

有一位朋友用兩生鏡換姑娘新生，前塵往事已落為塵埃，還請姑娘珍重此生，切

莫重蹈覆轍。」 

道士的聲音逐漸飄遠，鳳朝陽只覺頭越來越重，恍惚片刻便一頭摔倒在地。 

 

「好香……」鳳朝陽呢喃著，呼吸間充滿了梅花的清香，讓她想起玲瓏閣外那一

片梅林，每至凜冬時節閣中便充滿梅香，香氣濃郁得可以飄散到府中的每個角

落，若是還能回去便好了…… 

站在一旁的子衿聽到鳳朝陽好似呢喃的聲音，俯下身輕聲問道：「姑娘，您說什

麼？」 

「好香……」 

「姑娘？醒醒，大姑娘要來了。」子衿提高聲音，輕輕搖晃沉睡的鳳朝陽。 

鳳朝陽只覺得有一股力量把她從混沌中拉了出來，一瞬間周圍的世界都清晰了，

她吃力的緩緩睜開眼睛，入目的是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緻帳紗，還有上面一個個晶

瑩剔透的玉鈴鐺。 

淚，一下子湧出了眼眶，鳳朝陽呆呆的望著鈴鐺。 

「姑娘！您怎麼了？哪裡不舒服嗎？不要嚇奴婢啊！」站在一旁的子衿看鳳朝陽

醒來便哭成了淚人，著實嚇了一跳，轉身便要去請府醫，卻被鳳朝陽一把拉住。 

「子衿？妳怎麼在這？」 

子衿聞言一下子哭了出來，「姑娘，您到底在說什麼，莫不是昨日喝多了傷了腦

子？您可千萬不要嚇奴婢啊！」 

子衿是鳳朝陽的陪嫁丫鬟，上一世為了她死於後宮爭鬥之中，如今見她站在自己

面前，鳳朝陽便以為人死之後，生前相識的人又聚到一起。 

「姑娘，您千萬莫說胡話，好端端的您怎麼會死？」子衿聽了哭得更甚。 

子衿這話一出口，鳳朝陽便愣住了，剛剛站在奈何橋頭的記憶湧了上來。 

沉吟了許久，她伸手替子衿擦眼淚，溫熱的液體刺激著她的感官，她真的如那個

道士所說，重來一世，真的，還活著…… 



鳳朝陽慢慢起身，環顧玲瓏閣內一件件熟悉無比的擺設。 

她曾經最愛的妝奩，窗前的楠木條案上照著她的習慣放著一束半開紅梅，遠處的

屏風上依舊繡著大朵大朵的海棠花，嬌豔豔的裝飾著房間。 

南邊書架上擺滿了父親和姊姊從各處搜集來的好書，只可惜都被她束之高閣，連

帶著丫鬟們都不在意，有些架子上竟落了些浮灰。 

這裡的一切都沒有變，還是原來熟悉的模樣、熟悉的人、熟悉的事，可是曾經那

只顧著自己的幸福，將家人的性命、將家族的榮辱全然拋在腦後的小女孩不見了。 

這一次，她要好好保護她的家人，讓那些曾經傷害過她的人，一一付出代價。 

這北楚的天，終究是要變一變了！ 

鳳朝陽平靜的站著，眼底卻是藏不住的波濤洶湧，子衿站在一旁，這會眼淚已經

被她壓了回去，她躊躇許久，終是忍不住開口，「姑娘……」 

鳳朝陽聞聲回頭，看著身後雙眼紅腫的子衿，微微一笑，「嚇到妳了？」 

子衿聞言又紅了眼眶，「嚇死奴婢了，您昨日在平王的壽宴上喝得大醉，奴婢以

為、以為您……」 

子衿後面的話沒說，但鳳朝陽能夠猜到。 

平王的壽宴？平王便是還未登基的蕭與哲，她記得上一世，在她嫁給蕭與哲的前

一年，也是她認識蕭與哲的第一年，在他的壽宴上喝得大醉，連如何回府都不知

道，也是從那次宴會之後，全京城的貴胄都知道鎮北大將軍的嫡女癡戀平王殿

下，在其壽宴上喝得不省人事，沒有一點點女兒家該有的矜持自重。 

今年是元嘉四十九年，她是元嘉五十年冬才嫁給蕭與哲的，也就是說，離她嫁給

蕭與哲還有一年，她還未向姊姊和父親開口坦白，也沒央求父親去求聖上指婚。 

好在一切都還來得及！ 

「我沒事。」鳳朝陽看著又要流淚的子衿，回以安慰一笑。 

這時厚重的簾子被撩起，海棠領著一眾小丫鬟進來，看見已經醒了的鳳朝陽，俯

身請安，「姑娘，洗漱已經備好了。」 

洗漱過後，子衿和海棠留下來為鳳朝陽更衣，其他小丫鬟悉數退下，房內再次恢

復安靜。 

鳳朝陽坐在梳妝檯前，看著鏡中年輕的面孔，手指不覺撫上臉龐。 

自她嫁給蕭與哲後，短短幾年，她衰老了數十倍，不單單是奪嫡之路勞心勞力，

更重要的是蕭與哲對她的無視與冷漠。 

她是因為愛情嫁給蕭與哲的，但是這段勉強來的姻緣讓她在日後受盡苦楚，也讓

鳳家從此萬劫不復。 

子衿將首飾匣子一一打開讓鳳朝陽挑選，鳳朝陽將目光落在匣子內，從小到大她

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因為她是鳳府嫡女，因為她有愛她如命的姊姊和父親。 

鳳朝陽拿起一根羊脂玉簪在髮間比劃，然後遞給身後的海棠，「就這個吧。」 

海棠俯身接過，「奴婢也覺得大姑娘送的這個簪子好看，比四姑娘她們送的好的

多。」 

身後的子衿清了清嗓子，瞪了一眼海棠，「姑娘，您今天想梳什麼髮髻？」 



海棠被子衿這麼一瞪，馬上反應過來自己說錯了話。 

整個將軍府誰不知道五姑娘不喜歡自己嫡親的大姊，倒和二房庶出的姊妹們打成

一片。 

「隨便梳一個吧。」鳳朝陽語氣平淡，好像沒有因為海棠的話有所反應。 

「那就燕尾髻吧，和您今日的簪子配。」 

子衿梳得一手好頭，為人穩妥又忠心，可惜上一世她有眼無珠，因為鳳朝玥和鳳

朝玉幾句挑撥，便把子衿打發到底下的莊子，後來是姊姊命人把子衿帶回來的，

為此她還和姊姊大吵一架。 

再後來她嫁給蕭與哲，子衿是她的陪嫁丫鬟，處處為她著想，並未因之前的事對

她產生任何隔閡，後來她離宮和親，回來時子衿已經被處死，理由很簡單——以

下犯上，冒犯宮嬪。 

她知道，無非是宸妃她們想要拔去她的羽翼，她亦知道她欠了子衿太多，可惜為

時已晚，這一世，她定要護她周全。 

子衿見鳳朝陽望著鏡中發呆，猶豫開口，「姑娘，大姑娘之前命人傳話，說來看

看姑娘……」 

鳳朝陽聞言一怔，隨後只覺得眼眶一熱，若說虧欠，上輩子她欠得最多的便是姊

姊，為了她所嫁非人，以京城第一才女、鎮北大將軍嫡長女的身分下嫁給一個無

名小卒，最後也因為她而捲入宮廷之爭，受辱而死。 

子衿見鳳朝陽不說話，暗暗在心中數落了一番海棠，又開口勸道：「大姑娘知道

您昨日喝多了，很是擔心，一早便叫人來傳話……」 

鳳朝陽強忍住眼淚，吩咐道：「姊姊這麼早來怕是還沒用早膳，告訴膳房多備份

碗筷。」 

子衿和海棠聞言皆是一喜，海棠更是直接跑出去吩咐。 

鳳朝陽看著子衿和海棠的反應，在心中自嘲，當年她是多麼的傻，連海棠這個丫

頭都能看出來誰是真心誰是虛情，偏偏她看不透。 

子衿將簪子插入鳳朝陽髮間，然後扶她起身，「姑娘，其實……大姑娘很關心您

的，不比四姑娘差。」 

鳳朝陽當然聽得懂子衿的意思，點了點頭，「我知道，姊姊是最疼我的。」 

話音剛落，簾子便被人撩起，一個妙齡少女走了進來，她身著一件素色錦衣，從

衣襬至腰身是一朵朵栩栩如生的玉蘭繡於其上，隨著她的步伐似有暗香浮動，身

上披了件毛色雪白的大氅，多少裹著些許屋外的嚴寒。 

她一臉急色，進門看見已經穿戴好的鳳朝陽略略鬆了口氣，走上前去拉住鳳朝陽

的手，「頭疼不疼？姊姊給妳燉了雞湯，一會喝了。下回莫要喝那麼多酒了，若

傷了身體可怎麼好，知道嗎？」 

從少女進門開始鳳朝陽便愣在原地，往日的記憶鋪面而來，少女的溫度從手上傳

來，她不禁低下頭，怔怔的看著。 

鳳朝歌見鳳朝陽低頭看著自己拉住她的手，忙小心翼翼的鬆開，生怕惹她不高興。 

一旁的子衿看了很是不解，明明剛剛姑娘還說留大姑娘吃飯，怎麼這會又生氣



了？ 

看著神色緊張的鳳朝歌，再看看沉默不語的鳳朝陽，子衿在一旁忙打圓場，「大

姑娘您可來了，姑娘剛剛還說大姑娘出門急，肯定沒用早膳，請大姑娘在我們這

用早膳，已經準備好了，請姑娘們用膳吧？」 

鳳朝歌有些不信，正狐疑的看著鳳朝陽，沒想到下一瞬鳳朝陽就拉起她的手，抬

起頭時眼眶還微微泛紅，「姊姊，我們去用早膳吧。」 

看著鳳朝陽微紅的雙眼，鳳朝歌不免擔心，「怎麼了？是不是哪裡不舒服？」 

「沒有，就是感動，一早起來就能喝到姊姊燉的雞湯。」 

這下子不僅鳳朝歌疑惑，連帶屋裡所有的丫鬟婆子們都疑惑了——五姑娘何時與

大姑娘這般好了？ 

雖然都很是疑惑，其中也不乏有欣慰的——五姑娘終於看清現實，知道大姑娘的

好了。 

鳳朝歌和鳳朝陽一起用膳時，見鳳朝陽把她送來的雞湯喝了個乾淨，高興得不行。 

要知道，以前她熬的湯不是被鳳朝陽倒掉就是賞給下人，今兒可是頭一次，加上

她無意間看見鳳朝陽髮間的簪子，更是心中一喜。 

吃了飯，姊妹倆便打算一起去給祖母請安，出了玲瓏閣，風雪撲了上來，好在她

們有上好的狐裘裹著，倒也不覺得冷。 

白狐是兩人的大哥鳳朝灃在西北獵的，給姊妹倆各做了一件大氅，毛皮和剪裁如

出一轍，唯一不同的便是尺寸。 

裹著狐裘，鳳朝陽想著，大哥時時刻刻照顧著她的情緒，可她當年不知，偏聽偏

信，以為大哥和父親都偏愛姊姊，嘔氣不與他們親近，現在想來真是蠢得可以。 

玲瓏閣外是一片梅林，火紅的梅花在冰天雪地間綻放，鳳朝陽瞧了眼便對鳳朝歌

說：「姊姊，一會我讓下人折些梅花送到妳那去，妳不是喜歡梅花嗎？」 

鳳朝歌一怔，之前她也向鳳朝陽開口要過一束梅花，只是被鳳朝陽藉口開花少推

托了，如今聽她這般說，下意識的回道：「好不容易開的梅花，折了多可惜，整

個京城除了妳的玲瓏閣和郊外，怕是再也找不到這樣的梅林了。」 

「其實這個也不難，我讓花匠移植一些去妳那，等過了今冬，明年也能成林。」 

兩人說著說著便快到了目的地，再過一個水上石橋便是荷風堂，正是鳳老夫人住

的地方。 

冬日湖面結了冰，若是在夏日，湖中荷花盛開，真真有荷花十里、飄香百丈的氣

勢，鳳老夫人的宅院就坐落在池塘邊，夏日風過，滿園荷香。 

姊妹倆剛過了石橋，便聽到身後有人呼喚，聲音聽著像是二嬸。 

兩人轉過頭便瞧見一個身著墨綠色雲錦、珠釵滿頭、模樣富貴豐腴的女子疾步走

來。 

見兩人回頭，那女子步伐更快，還未走下石橋便道：「朝陽啊，嬸嬸聽說妳昨日

在平王殿下的壽宴上喝醉了，到底是怎麼回事？」 

鳳朝歌聞言眉頭微蹙，「二嬸的消息倒是挺靈通的，不過是宴上喝多了些，倒也

勞您記掛。」 



並非鳳朝歌多心，昨日之事她略有耳聞，妹妹朝陽因癡戀平王，在宴席之上醉酒，

此等流言對於朝陽這樣未出閣的姑娘影響甚大，她聽了雖心急，卻不敢直接去問

妹妹，生怕朝陽聽說此事傷心。 

現在聽了二嬸的話，想來她也有所耳聞了，怕二嬸不懷好意，乾脆出言打斷。 

侯凝珍聞言先是一愣，隨後親熱的笑道：「我這不是擔心小五嘛，小孩子家家的

喝那麼多酒，還是在平王的壽宴上……」 

侯凝珍話未說完，便被鳳朝陽打斷，「多謝二嬸掛念，我現在酒醒了，並沒有什

麼不適，倒要多謝平王殿下府上的好酒。」 

「是啊，平王殿下多英俊神武的人啊，他府上的酒怎會差了？」侯凝珍一聽鳳朝

陽的話馬上藉機恭維。 

鳳朝陽在心中冷笑，說是擔心她的身體，卻句句離不開平王，如此明顯的用心為

何她當年就看不出呢？ 

她之所以嫁與蕭與哲，除了那次春闈相救，更多的是因為侯凝珍。母親生她時難

產去世，祖母和姊姊對她太過嚴厲，只有二嬸縱著她，所以她便與二嬸親近。 

及笄後二嬸總是在她面前提起平王，提起各種平王的好，再灌輸她知恩圖報、以

身相許的觀念，所以後來她真的愛上了平王蕭與哲，可這愛，卻將家族綁在蕭與

哲這條大船上，蹚了這流血百萬的奪嫡渾水。 

蕭與哲登基後，二嬸的兩個女兒都進了宮，結果她不過是在為別人做嫁衣。 

鳳朝陽微微一笑，「二嬸，時候不早了，祖母應該起了，我們去伺候洗漱吧。」

說罷便轉過身，和鳳朝歌一起向荷風堂走去。 

侯凝珍不想自己剛開口聊起平王，鳳朝陽就毫無興趣的轉身離去，這不是她平日

的態度啊？ 

看著兩人漸行漸遠的步伐，侯凝珍立馬追了上去，「小五，妳等等二嬸。」 

第二章 奪回管家權 

姊妹二人剛進入堂內便有僕人上前接過兩人脫下的狐裘，掛在一旁。 

許是早上耽誤了點時間，兩人到的時候，鳳老夫人已經梳洗好坐在堂前的太師椅

上聽底下的小輩們說話。 

見鳳朝陽和鳳朝歌進來，她忙招手，「朝歌和小五過來了？快到祖母這裡坐，妳

們姊妹倆用沒用早膳啊？祖母這做了好吃的。」 

鳳朝歌聞言忙走上前去扶住鳳老夫人的手，坐在她的身邊，「用過了，在朝陽那

裡用的早膳，那丫頭昨兒貪杯了，難得今早還起得來，就一心想來給您老人家請

安。」 

鳳朝玥和鳳朝玉本來坐在一側，見鳳朝歌姊妹一起過來，起身行禮，又聽見鳳朝

歌今早是在鳳朝陽處用的早膳，私下對望了一眼，心想著不知她們姊妹倆何時感

情好到能共進早膳的地步。 

「是嗎？是什麼樣的好酒讓我們小朝陽貪杯了。」鳳老夫人笑咪咪的，一派慈祥。 

「祖母，這個酒啊，說來倒還真的奇特，不似尋常。」一邊的鳳朝玥適時插話。 

她今日穿了一件嫩粉色的錦衣，袖口繡著蓮花，遠遠望去還真有出水芙蓉的感



覺。料子和她娘穿的一樣是錦州雲錦，那可是緊俏貨，外面多少京城貴女搶著要，

不想二房庶出的媳婦姑娘倒是人人一件。 

「怎麼個不似尋常？」鳳老夫人倒是因她這個說法起了好奇心。 

鳳朝玥雖不是她的親外孫女，但也是小輩，人又乖巧，鳳老夫人心慈，一向一視

同仁，從不因出身低微虧待了庶出的兩房。 

「這酒呢說來也怪，若是無情的人喝了，便無事，若是有情人喝了呢，那就是大

事。」鳳朝玥忽然笑得曖昧，目光時不時掃向鳳朝陽，在座的眾人只要不是傻子，

都明白她的意思。 

鳳老夫人年紀大了，向來不關注這些瑣事，聽鳳朝玥這麼一說，更加糊塗，「玥

丫頭，有話妳就直說，這樣繞來繞去的，聽得祖母頭疼。」 

「哎呀，祖母，我姊姊說的這酒啊，叫忘情酒！」 

接話的人是個年歲不大的小姑娘，身穿一件水藍色長裙，外面套了件乳白色帶兔

毛鑲邊的夾襖，是鳳府中年紀最小的姑娘，也是二房的出身，和鳳朝玥是同一個

娘親。 

鳳朝玉此言一出，屋內各種表情，有了然的、有嘲諷的、有看熱鬧的，也有茫然

聽不懂的。 

鳳朝陽聞言馬上變了臉色，她自進屋以來一直保持沉默，這滿屋熟悉的氛圍，讓

往日的記憶如潮水般湧出。看著面目和善的祖母，她幾次忍住流淚的衝動，當日

她暗戀平王殿下成癡的消息傳入祖母耳中時，祖母先是派人打聽一番，隨後把她

叫到身邊，勸她回頭—— 

「平王殿下天之驕子、皇室親貴胄，小五看人的眼光不錯，但平王殿下終究是皇

子，日後妻妾成群，不一定能一直對妳真心實意，況且皇家規矩多，拘束著一點

也不自由。祖母不盼妳日後能夠極貴光耀門楣，只盼妳平安快樂。」 

當年，所有親人都不看好她嫁給平王，就連最疼她的祖母也從中阻攔，鳳朝陽心

中更氣，以至於甩下一句，「你們就是看不得我好，嫉妒我做王妃，想讓我嫁一

草民了事！」 

說完便生氣離開，出嫁前更是再沒來荷風堂請安過，惹得祖母傷心大病一場，再

之後祖母的身體便一日不如一日。而她嫁給平王的第二年，祖母便去世了，那時

她終於體會到祖母所說的話，平王對自己不上心，每日還要守著皇族規矩，在外

幫他奪天下，在內又和一群姬妾勾心鬥角，度日如年。 

鳳朝玉話音一落，鳳朝歌馬上沉下臉呵斥道：「六妹妹今兒才多大？還未及笄的

小姑娘整日將情愛掛在嘴邊，不成體統！」 

鳳朝玉聞言委屈，又不敢明言反駁，只得在底下小聲嘀咕，「我哪兒日日掛在嘴

邊了，一句都不讓人說，還不是心中有鬼。」 

侯凝珍一聽自己女兒受了委屈，自然不幹，「朝歌，妳也太較真了，玉兒不過開

句玩笑，她小小年紀還不懂事，妳是大姊，好歹得讓著妹妹吧？」 

「是啊，大姊，我妹妹還小，不懂事，妳何必和她一般見識呢？」見母親開口，

鳳朝玥也插嘴說道。 



娘倆幾句話倒把罪名扣在鳳朝歌頭上，本是鳳朝玉小小年紀說話不成體統，現在

反倒成了鳳朝歌身為大姊不懂得寬容妹妹了。 

鳳朝陽只覺得無比可笑，不知道她上一世到底是如何信任她們的？ 

「不知道這將軍府什麼時候如此不懂尊卑規矩了。」鳳朝陽目光清清冷冷的掃過

侯凝珍母女三人，然後看向鳳老夫人，俯身行禮，「給祖母請安。」 

「哪那麼多規矩，快起來。」鳳老夫人忙抬手，讓一旁的下人扶鳳朝陽起來。 

「謝祖母。」鳳朝陽起身，繼續將目光落在侯凝珍三人身上，「二嬸，我記得您

是掌管公中的吧？」 

「是啊，怎麼了？」侯凝珍不甚在意的答道，語氣理直氣壯。 

將軍府一共四房，大房和四房是鳳老夫人所出，二房三房是侍妾所出，由於鳳老

夫人心慈，都一視同仁，再加上鳳朝陽的爹爹和四叔都是征戰沙場的武將，並不

在意那些細碎禮節，也沒分家，就這麼一大家子過著。 

鳳朝陽的母親因為生她難產而死，四嬸也是將門出身，一直隨四叔征戰沙場，所

以偌大的將軍府就沒有掌家的媳婦。鳳老夫人日益年老，對這些瑣事是心有餘而

力不足，看在二房媳婦侯凝珍能幹的分上，便將這管家的活交給她幹。 

起先侯凝珍做得不錯，可惜人都有貪念，一旦有了權力，本性便暴露出來，時日

久了二房慢慢起了心思，這壞心眼一起便像滾雪球一樣與日俱增，到了後期更是

一發不可收拾，甚至做出手足相殘的事來。 

「我想著姊姊已經及笄兩年，是時候從二嬸手中接過管家權力了。」 

此話一出，荷風堂內一片安靜，原本和鳳老夫人說笑的鳳朝歌抬頭望向鳳朝陽，

眸中滿是詫異。 

鳳老夫人也抬起眼，盯著鳳朝陽看了一會，並未開口。 

侯凝珍更是一愣，這話題來得突然，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一時間不知道如何回答。 

倒是鳳朝玉最先打破沉靜，大聲吼道：「妳想都別想！」她一副義憤填膺的樣子，

好像公中真的成她家的了。 

「玉兒，別亂說話。」侯凝珍到底是三十多歲的人了，還沉得住氣，她大腦飛速

盤算，然後笑了起來，「小五說的對，二嬸是該將這掌家之權交給朝歌，只是……

朝歌現在有些不合適。」 

「怎麼個不合適？」鳳朝陽挑眉反問。 

「朝歌都已及笄兩年，馬上就要嫁人了，這管家之人換來換去的，一來不利於府

中穩定，二來也是麻煩。」 

鳳朝陽點了點頭，好似若有所思，「二嬸說的對。」 

見此，侯凝珍鬆了口氣，心下冷笑，不過是個小毛孩子，幾句話就哄好，想從她

這裡拿走管家權，作夢！ 

侯凝珍臉上揚起笑容，剛想再說些什麼便聽鳳朝陽說道：「正是因為姊姊就快嫁

人了，所以才更應該接管掌家權，日後姊姊嫁人自是要當家理事，早學為好。」 

鳳朝陽這話說得無可厚非，鳳朝歌嫁人之前必須學習這些，此時提出也正合適。 

「若是朝歌想學，二嬸可以手把手的教她，二嬸掌管公中多年熟悉的很，自是傾



囊相授不會有一絲隱藏。」 

「再怎麼教，也沒有實實在在練過的好，更何況姊姊嫁人後還有我，日後公中的

事就不必二嬸費心了。」鳳朝陽頓了頓，隨後略帶嘲諷的輕笑一聲，「再說，將

軍府的管家之權也不能讓一個庶房夫人一直管著，說出去會讓人覺得我們將軍府

不懂規矩。」 

侯凝珍被鳳朝陽後半句話一噎，她最恨的便是這庶子媳婦的身分，不想今日被鳳

朝陽來回拿捏，更藉此一口氣要了她的掌家之權。將軍府一向一視同仁，嫡出庶

出本無太大區別，再者小五一向最與她親近，不知今日是發什麼瘋？ 

難道是知道了她與平王的計畫？侯凝珍想到這馬上否定，她與平王隱藏之深連她

自己的女兒都不知道，更何況是鳳朝陽？ 

「小五妳看，二嬸掌管公中多年，沒有功勞也有苦勞，妳不能一下子奪走二嬸的

辛勞付出啊！」侯凝珍見硬的不行，馬上服軟。她知道，小五是心最軟的，若她

開口，鳳朝陽必定答應。 

可惜她錯了，她還以為鳳朝陽是閨閣中天真的姑娘，可如今的鳳朝陽是經歷過腥

風血雨的奪嫡、站在最高處受天下百姓朝拜的皇后，是經歷過他們無情背叛，親

人慘死的復仇者。 

此話一出，鳳朝陽當即冷笑一聲，「二嬸的辛勞，我當然看在眼裡，錦州雲錦千

金難求，祖母都還沒有，您和四姊姊倒是一人一件。」 

「妳、妳！」侯凝珍一下子被鳳朝陽噎得說不出話來，她這分明是在指責她不孝

啊！ 

「我娘和姊姊的這個哪有妳的白狐大氅值錢！」鳳朝玉憤憤說道，語氣中滿是嫉

妒。 

「好了，不要吵了，每天來我這裡就是吵吵吵，當我這個老太婆不在了嗎？」鳳

老夫人用力的用拐杖捶了捶地，呵斥道。 

「祖母！」鳳朝玉不服氣的說道。 

「好了，都別吵了，小五說的有道理，朝歌確實是該學管家了，老二家的這兩天

便把公中交出來吧。」鳳老夫人起了身，拄著拐杖向屋內走去。 

鳳老夫人一走，侯凝珍微變了臉色，「小五，二嬸對妳不薄，一向如親生女兒，

妳今日為何要和二嬸作對？」 

「二嬸說話言重了，我是看二嬸最近實在繁忙，連女兒都不知如何教養了。」 

「妳……」侯凝珍此刻雖然心中恨死了鳳朝陽卻也不敢徹底撕破臉皮，畢竟平王

殿下那邊還沒交代呢。 

「好了，當著下人們的面成什麼體統。」將鳳老夫人送回堂內的鳳朝歌回到堂前，

看了看侯凝珍。雖說侯凝珍長了一輩，到底是庶出的媳婦，地位有別。 

「鳳朝玥出言不遜，去佛堂跪三個時辰，好好悔過。鳳朝玉，念在妳年幼，只罰

奉半月，閉門思過。」鳳朝歌看了看站在侯凝珍身後的兩個妹妹，淡淡說道。 

「妳還沒掌管公中呢，憑什麼罰我們？」鳳朝玉是個沒腦子的主，立馬出言頂撞。 

「就憑我是將軍嫡長女、當家的大房姑娘！」鳳朝歌冷冷的看了一眼滿臉通紅的



鳳朝玉，轉過頭，「鳳朝玉不知悔過，罰俸一個月。」 

鳳朝玉還想說什麼就被身邊的鳳朝玥攔住，鳳朝玥與鳳朝玉不同，鳳朝玉是個沒

腦子的主，相比之下鳳朝玥識時務的多。 

侯凝珍看著鳳朝歌姊妹，語氣不再友善，「朝歌，事情不要做得太絕，到底是一

家人，何苦相逼呢？」 

「二嬸言重了，我不過是秉公處理，何來相逼？」 

說到底，侯凝珍還是有些忌憚鳳朝歌，她是將軍的嫡女，地位高於自己，又深得

鳳老夫人喜愛，更重要的是，她與鳳朝陽不同，鳳朝陽不過是個被寵壞的蠢傻任

性孩子，相比之下鳳朝歌成熟深沉的多。 

侯凝珍的目光又落到鳳朝陽身上，她不明白為何平日與她極親近的鳳朝陽今日如

此反常？難道是她突然醒悟？還是鳳朝歌使了什麼手段？ 

鳳朝陽看著侯凝珍落在自己身上滿是探究的目光，淡聲提醒，「二嬸，您若是再

耽擱下去，四姊姊就連晚飯都要錯過了。」 

鳳朝玥聞言，忙搖了搖侯凝珍的手臂，「娘……」 

侯凝珍回過神，看了看身後的鳳朝玥和鳳朝玉，「玥兒，我們走。」 

看著侯凝珍母女三人的背影逐漸遠去，鳳朝歌轉頭看向鳳朝陽，欲言又止，「朝

陽，妳怎麼突然……」 

鳳朝陽看著鳳朝歌，拉起她的手，「姊姊，這本就是妳的，不該被他人占去。」 

鳳朝歌自是知道，這掌家的權力二嬸本該在她及笄之時交出來，可是卻一拖再

拖，及笄後她曾提過一次，可是因為鳳朝陽的關係黃了。 

鳳朝陽當時說二嬸管家管得好，而且若是鳳朝歌開始掌家就更沒時間照顧她，所

以鳳朝陽一鬧再鬧，鳳朝歌便罷了收回掌家權的想法，今天卻出乎她的意料。 

鳳朝歌反問，「妳不怕姊姊照顧不好妳了？」 

「我都這麼大了，哪裡還要姊姊費心照顧？」 

鳳朝歌馬上搖頭，「不管妳多大，姊姊都要照顧妳的。」 

鳳朝陽只覺心中一暖，多少年沒有這種感覺了，上一世她每日坐在寒冷的寢宮，

每日受著妃嬪的請安，她們明裡互稱姊妹，暗裡卻想著如何置對方於死地。 

 

 

錦花院。 

侯凝珍坐在桌前，狠狠的拍了下桌子，桌上的水杯搖晃，撒出水來。 

「小五今天是發什麼瘋？竟為了大丫頭和我搶掌家之權！」 

「夫人，五姑娘不是一向最容易擺佈的嗎？您送她一些小玩意哄一哄，讓她再幫

您要回來就好了。」大丫鬟冰蓮站在侯凝珍身後替她出謀劃策。 

侯凝珍搖了搖頭，冷笑一聲，「今日在老夫人那我沒有哄嗎？」 

「那……」冰蓮無法了。 

「小五一向與我親近，今日突然和我作對，定有人從中挑撥，不然她能起心思與

我爭掌家之權？」侯凝珍語氣中滿是輕蔑，端起茶杯聞了聞便放下了。 



冰蓮看了忙端起來，遞給身後的丫鬟，「快換杯新的。」一邊問道：「那夫人您懷

疑是大姑娘做了手腳？」 

侯凝珍搖了搖頭，「鳳朝歌愛她妹妹如命，能捨得利用？」 

「那是？」冰蓮更加糊塗。 

侯凝珍看了看冰蓮，搖了搖頭，「枉妳跟在我身邊這麼多年，竟連這都看不出來？」

她雖是責備，語氣卻難免有高高在上的優越感。 

冰蓮聞言忙低下頭，「還請夫人指點。」 

小丫鬟這時將新茶遞了上來，侯凝珍接過嘗了一口，隨後說道：「整個將軍府，

除了老三家的，還有誰有心思和我爭這個？」 

「您說是三夫人？」冰蓮語氣中略帶詫異。 

侯凝珍淡淡的看了一眼冰蓮，隨後環視屋內，揮了揮手，原本候在一旁的丫鬟們

全都退下，只剩下她和冰蓮兩人。 

「別看資惜琴平日裡吃齋念佛，與世無爭，她的野心大著呢！」 

「可是為何三夫人想要爭權，最後卻是大姑娘受益？」 

「鳳朝歌遲早要嫁人，到時候大權旁落，資惜琴自是有理由和我爭一爭。」 

「可五姑娘不是說，等到大姑娘出嫁後由她掌家嗎？」 

侯凝珍聞言冷冷一笑，「就憑她？還不是個隨人擺佈的傀儡。」突然她好像想起

什麼，放下茶杯，「佛堂那裡有人代替玥兒了嗎？」 

「回夫人話，奴婢已經派了膳房的一個小丫鬟去了。」 

侯凝珍點了點頭，突然露出陰狠的表情，「想罰我的女兒，她們還太嫩！」 

 

 

冬日裡百花凋零，只有將軍府東南角的玲瓏閣一片火紅梅林，十里飄香。 

玲瓏閣裡，鳳朝歌站在鳳朝陽的書架前，抽出一本女紅圖樣的畫冊，轉頭問坐在

窗前仔細修剪梅花的鳳朝陽，「妹妹，妳這書能否借姊姊看幾日？」 

鳳朝陽坐在窗前，神情專注的望著花枝，「姊姊喜歡便拿去，妳我姊妹，說什麼

借不借的。」 

鳳朝陽說完，身後的子衿不禁詫異，平日大姑娘要束梅花都不給，今日竟如此大

方？ 

鳳朝歌也是一怔，隨後笑道：「那謝謝妹妹了，姊姊看完便讓白露送回來。」 

鳳朝陽放下手中的剪刀，端詳了一下瓶中的梅花，然後轉頭看向鳳朝歌，「怎麼

樣，好看嗎？」 

鳳朝歌走到窗前的榻上坐下，細細的看了一會，感歎道：「沒想到妹妹的手藝這

麼好。」 

鳳朝陽聞言淡淡的笑了笑，心想，她的手藝如此精湛，著實要感謝蕭與哲，宮中

數千個寂寞的日子，只有這些花花草草陪伴她。 

「姊姊喜歡就好，一會我讓海棠給姊姊送過去。」 

到底是親姊妹，血濃於水，鳳朝陽突然的熱情並沒有讓鳳朝歌太過不適，只覺得



她的妹妹終於長大了，不再排斥她。 

鳳朝歌笑道：「不用麻煩海棠了，一會讓白露拿回去就好。」 

鳳朝陽點了點頭，並未強求，她和鳳朝歌之間沒有那麼多拘束。 

這時屋內的簾子被撩起，海棠走了進來，俯身行禮，「姑娘，備好了。」 

鳳朝陽起身拉起鳳朝歌的手，笑道：「我吩咐小廚房做了姊姊最喜歡吃的燕窩糕，

又在梅樹下起了一罈去年的雪水泡茶。」 

鳳朝歌起身跟著鳳朝陽向南閣樓走去，「去年小雪降的雪本就少，雪水一共才三

罈，不年不節的拿出來多浪費。」 

「沒關係，今年搜集多一些。」 

第三章 打發刁奴 

鳳朝陽的玲瓏閣可以說不亞於皇宮的富麗堂皇，集南北建築風格之精華，前有巍

峨牆瓦，後有清秀山水。 

玲瓏閣分三部分，正院和南北閣樓。正院是北方巍峨的風格，端莊氣派；南閣樓

是江南的粉牆瓦黛，一到夏日雨季鳳朝陽就會搬到南閣樓居住，感受江南畫船聽

雨眠的雅致；北閣樓是修繕玲瓏閣前鳳朝陽的居所，後來修了新居所，鳳朝陽便

將它當庫房使用，更名藏樓，得了奇珍異寶便收藏其中。 

上一世由於她不甚上心，交給了身邊資歷最長的奶娘劉嬤嬤管理，誰知後來她出

嫁清點的時候，珍貴的藏品已經所剩無幾。 

而玲瓏閣修繕得如此華麗，不僅要多虧她上一世蠢傻無知，還要感謝侯凝珍母女。 

侯凝珍說女孩子就要富養，之前的北閣樓太過樸素，一點都沒有將門嫡女的氣

度，要她看看鳳朝歌的蘅蕪院，那可是大將軍命人新修繕的，不知花了多少銀子。 

鳳朝歌原本是和鳳朝陽一起住在玲瓏閣的，後來鳳朝玥從中挑撥，再加上鳳朝歌

總是拘束著鳳朝陽，她便耍賴要自己住。玲瓏閣本是母親住的地方，鳳朝歌自是

不捨得搬，但是她任性得厲害，父親沒辦法，只得新修建蘅蕪院。 

新修建的蘅蕪院自是比歷經多年的玲瓏閣好看，她聽了侯凝珍的挑撥也要修院

子，祖母不同意，父親更不同意，說是母親生前的院子不能破壞要留個念想。 

她當時雖然任性，但仍是個孝順孩子，便作罷了，不想侯凝珍對她說，舊院子可

以留著，在此基礎上修建別的院子不就好了？ 

她聽了便去求祖母和父親，父親被她氣得直接回了漠北軍營，祖母起先不同意，

後來自己便絕食抗議，鳳朝歌心疼她，說可以和她換院子，但是侯凝珍說鳳朝歌

院子的風水不好，還是玲瓏閣位置絕佳，她更加一門心思想修院子。 

最後祖母差點被氣病，不得已才先給了她母親生前留給她的嫁妝，侯凝珍母女便

為她出主意，如何修才最好看最貴氣，其中不知道搭進去多少銀子。 

後來鳳朝歌出嫁，鳳朝玥便住進了她的蘅蕪院，而自己嫁進平王府沒幾個月，鳳

朝玉便住進了玲瓏閣，如此想來，她不過是被人利用的棋子。 

姊妹倆相扶上了閣樓，房間當中放著一張花梨木大理石大案，案上各色筆筒及數

十方寶硯，西牆當中掛著一大幅米襄陽的《煙雨圖》，左右掛著一幅對聯，乃顏

公墨寶，上書——煙霞閒骨格，泉石野生涯。 



整個屋子佈局舒雅，見珍於細處，書卷氣十足。 

鳳朝陽與鳳朝歌於榻上几前坐下，開著窗，遙遙望去紅梅如胭脂一般，映著雪色

分外雅致。 

子衿在一旁烹茶，清冽的茶香混著濃郁的梅香在屋內散開，沁人心脾。 

白露將烹好的茶奉上，姊妹倆都喜靜，整個閣樓此時只有她們主僕四人。 

鳳朝歌端起茶杯，還未入口便歎道：「子衿的手藝真的是越發好了。」 

「謝大姑娘誇獎。」子衿聞言放下手中的團扇，俯身謝道。 

鳳朝陽右手端起茶盞，左手迴旋茶蓋，茶香在鼻尖四溢，「今早在祖母那怎麼沒

看見三嬸？」 

「三嬸身子一向不好，許是又病了。」畢竟她曾失去過一對雙生女兒，正是早夭

的二姑娘和三姑娘，這樣的打擊對她孱弱的身子是雪上加霜。 

鳳朝歌放下茶盞，拿起備好的玉箸夾起白玉蘭花盤中玲瓏精巧的糕點，「早就聽

說妹妹新請了廚子，沒想到手還這樣巧，這手藝怕是不比宮裡的差。」 

「姊姊若是喜歡，我就差他去蘅蕪院。」 

「可別，我都多大的人了，哪像妳這小姑娘喜歡點心。」鳳朝歌馬上回絕，這樣

手藝的廚子難請，她若是要去，鳳朝陽這裡怕是一時再難找到好的。 

「那我就日日讓他做了給姊姊送去。」鳳朝陽自是知道其實鳳朝歌愛吃點心，她

記得上一世宮中有一名手藝了得的糕點師，鳳朝歌懷了身子時，一次去她宮中吃

到，念念不忘，她便命廚子去鳳朝歌府上做事，卻被宸妃從中攔下，那時她雖貴

為皇后，卻是個不受寵的，宸妃恃寵而驕，在宮裡一向飛揚跋扈慣了，她知道後

只能作罷。 

「子衿，吩咐小廚房再做些糕點給姊姊送過去。」 

「是。」 

子衿轉身往外走，又聽見鳳朝陽道：「再給三嬸送去一份吧。」 

鳳朝歌略帶詫異的看了看鳳朝陽，「三嬸？」 

「姊姊以為，今日我們要了掌家之權，二嬸會如何想？」鳳朝陽看了一眼鳳朝歌

身後的白露，然後低頭嘗了一口茶。 

鳳朝歌自是看到了鳳朝陽的目光，對身後的白露道：「妳先退下吧。」 

白露退下後，偌大的房內只剩下窗前品茗的姊妹倆。 

鳳朝歌略思考一下，「二嬸會以為是有人在後面推波助瀾。」 

「那妳猜二嬸以為是誰？」鳳朝陽眸中含笑，反問道。 

鳳朝歌恍然大悟，「三嬸！妳我必是要出嫁的，到時候這掌家之權旁落，三嬸定

是有資格一爭的。可是……」說到這她又猶豫了。 

「姊姊但說無妨。」 

「妹妹妳素來與二嬸親近，今日怎會想……」鳳朝歌雖是猶豫，到底問出了口。 

鳳朝陽看著鳳朝歌小心翼翼的神情，心中生愧，鳳朝歌對她的好可說是無法挑

剔，就算是對自己有利的事情，也會事先考慮她這個妹妹的感受。 

上一世發生的事情她不能說，但是她明白無論前世還是今生，姊姊都清楚二房三



房的狼子野心，都是她太過執迷不悟。 

「二嬸對我如何，我想姊姊看得出來。」鳳朝陽說著，面露憂傷之色。 

鳳朝歌看了不免心疼，「妹妹，妳也看出來了？」 

鳳朝陽點了點頭。 

「之前姊姊不想妳親近二嬸，不是怕妳得到的寵愛比我多，是二嬸並非真心對

妳。」 

「我都明白了。」鳳朝陽眼神懇切地看著鳳朝歌，「姊姊不會怪我不懂事吧？」 

鳳朝歌握住鳳朝陽的手，笑道：「傻瓜，姊姊怎麼會怪妳？如今妳既知道了她們

的用心，姊姊就放心了。」說完又頓了頓，「只是，妳又為何要給三嬸……」 

「姊姊，二房三房欠我們的太多，難道不應該討回來嗎？」 

「妹妹……」鳳朝歌看著鳳朝陽眼中難藏的恨意，略帶吃驚，「姊姊自是信妳，

但是到底是親人手足，還是小懲大誡為好。」 

以今時今日的發展，鳳朝陽能明白鳳朝歌此時的想法，二房三房的狼子野心才剛

剛萌芽，姊姊自是無法理解她想滅他們滿門的仇恨，所以還要等，等來一個讓姊

姊心服口服的證據。 

「當然。」 

 

 


